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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乐记》袭《易》考
———《乐记》对《周易》思想的继承

黄晓萍

(湖北科技学院 艺术学院,湖北 咸宁437100)

摘 要 《乐记》之形成受《周易》深刻影响,对这一问题采用文献学方法进行论述、梳理,认为《乐记》或秉承

其思想:礼乐法天地的天人感应思想、对立统一思想和变易的辩证思想、简易思想、崇德思想;或用其词句、袭其

段落。通过诠释这些沿袭方式,揭示了《乐记》把《周易》自然宇宙之学重构为社会人事之学,在中国音乐美学史

上的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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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乐记》是中国儒家音乐美学思想集大成者,对
后世有很大影响,丘琼荪先生云“历代音乐理论,又
多不出《乐记》一书之范畴”[1]71。它非一人一时之

作,是在撷取先秦诸子言乐基础上逐渐形成。与《乐
记》关联的有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周易》《诗经》《论
语》《尚书》《左传》《荀子·乐论》《史记·乐书》和“三
礼”等。与《乐记》关系最明显、后世关注最多且疑惑

也最多者为《诗》《易传》《乐论》《乐书》四部[2]。尤其

是《乐记》与《周易》的关系,学者认为《乐记》的形成

受《周易》深刻影响。《周易》经传在中国学术史上居

重要地位,在汉代被称“群经之首”,魏晋时被列“三
玄”之首。其博大的思想对中国古典哲学、文艺理论

亦有很深影响。《乐记》在成书过程中不可避免受

《周易》影响,或直接引其词句,或秉其思想,甚至整

段抄袭其段落。对《乐记》与《周易》的关系早为前贤

注意,并多有论述。遂有“《乐记》袭《易》”[3]、“酌采

《系 辞》”[4]13 之 说,如 郭 沫 若[5]489、高 亨[4]13、李 学

勤[6]90、王玉德等[3]148。以著作章节或专文进行论

述,如王袆[2]52、赵东栓[7]、张义宾[8]、李平[9]、黄伦

生[10]。他们都注意到这一问题,但对二者文献的沿

袭并无作详细论述,对《乐记》从哪些方面“酌采”《周
易》没有全面梳理。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梳理与考

辨,以揭示出《乐记》对《周易》的继承在中国音乐美

学史上的重要作用。

《乐记》对《周易》的继承表现于内、外两方面,从
内来说,《乐记》继承《周易》某些思想;从外部来说,
《乐记》直接因袭《周易》某些词、句、段落。笔者曾在

《<乐记>对<周易>文字结构的继承》一文中对《乐记》
继承《周易》的外部文字结构做了细致的论述,本文

再对《乐记》继承《周易》的某些重要思想做进一步

阐述。

  一、礼乐法天地的天人感应思想

《周易》思想的重要方面,首先是对天人感应思

想的阐发,认为八卦以及文化的起源来自效法天地

万物,《系辞下》云: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

象于 天,俯 则 观 法 于 地,观 鸟 兽 之 文,与 地 之

宜。”[11]298包牺氏据天、地、鸟兽与地之宜创八卦,进
而形成各种文明。又说“《易》与天地准”,“天地设

位,而易行乎其中矣”。其次,《周易》要求人与自然

和谐统一,建立宇宙自然系统与社会人事系统比类

合一的哲学体系。《乾·文言》曰:“夫大人者,与天

地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

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。”若“天地

交,泰。”[11]66若“天地不交,否。”[11]70人间秩序与天

地自然变化密切结合,人间的治理需效法天地变化,
《系辞上》云:“天地变化,圣人效之。”“明于天地之

道,而察于民之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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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这种思想被《乐记》继承,“《乐记》最突出

的理论体系的特征是把乐(艺术)放在宇宙自然与社

会人事的整体系统中,来考察阐释它的本质和功能,
这正是《易传》哲学体系在《乐记》艺术论上落实的结

果。”[7]《乐记》对《周易》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与论述

主要立足于礼乐理论。首先表现在礼乐的形成,“乐
由天作,礼以地制。圣人作乐以应天,制礼以配地”,
明确指出礼乐形成之初对天、地的依赖,天地、阴阳

为礼乐源头。只有对天地之情熟练掌握,方可产生、
操作礼乐。“明于天地,然后能兴礼乐也”。反之,由
天、地而产生之礼、乐亦要应天、配地,与天、地相谐,
达到宇宙自然与社会人事的统一,“故圣人作乐以应

天,制礼以配地。礼乐明备,天地官矣”,郑玄注云:
“言法天地也。”同样思想多次以不同表述出现于《乐
记》,“乐著大始,而礼居成物。著不息者,天也。著

不动者,地也。一动一静者,天地之间也。故圣人曰

‘礼乐’云。”阐释礼、乐与自然万物间的紧密联系。
且乐之应天,天之“作”乐即产生音乐,是因二者有一

重要共性———和,《乐记》云:“乐者敦和,率神而从

天。”[12]1093说明乐之和从于天之和。
其次,礼、乐功能因此与天、地相同,“大乐与天

地同和,大礼与天地同节。和,故百物不失;节,故祀

天祭地”,乐之“和”与礼之“节”都与天地一致,达到

协和、节制万物的功能。
再次,礼、乐作为天地产物,又反过来辅助天地,

“乐者,天地之和也。礼者,天地之序也”,乐调和阴

阳,礼辨明贵贱。乐使天地万物相协和,礼使天地万

物井然有序,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同时,《乐记》行文有时摆脱礼这方面,直接把乐

与天地相比类。乐的产生来自天地,是感天地之气

产生之物,“故乐者,天地之命”,孔颖达释云:“命,教
也。言乐者感天地之气,是天地之教命也。”乐的特

性与天地有关,“则乐者,天地之和也”,孔颖达释云:
“言作乐者法象天地之和气,若作乐和,则天地亦

和。”因此,《乐记》认为乐与天地有紧密联系。乐之

和来自天地之“和气”,来自“地气”、“天气”上下交

通,来自“阴阳相摩”、“天地相荡”。反之亦然,若乐

和,天地亦和。
此外,《乐记》对《周易》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继承

还表现在对其语句稍作改变地引用。如《乐记》“大
乐与天地同和,大礼与天地同节”句明显是《系辞上》
“《易》与天地准”的另一表述。

  二、对立统一、变易的辩证思想

张岱年先生认为,“《周易》是中国古代表现辩证

思维的最古典籍”[13],《周易》在阴阳二元基础上,
处处闪烁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。如《泰卦》九三:
“无平不陂,无往不复。”《否》上九:“倾否,先否后

喜。”《复》卦:“反复其道,七日来复。”《系辞上》:“一
阴一阳之谓道。”《乐记》继承《周易》这一思维方式,
无论行文还是思想体系,都运用对立统一的思维

方式。
首先,在立论基点上以对立又统一的礼、乐二因

素作理论构建。礼、乐分别代表分和、节和、外内、地
天、和顺、减盈、报反、同异多种对立因素。二者又结

合为一,与他物相类比,“明于天地,然后能兴礼乐

也”,是把礼乐和天地对应进行论述。
其次,《乐记》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指导下,以

多个对立统一的概念进行表述,如明幽、天地、阴阳、
刚柔、动静、中外、同异、德艺等。这种思维方式处处

可见,我们仅就其阴阳相合、损益思想和变易思想进

行论述,以见《周易》辩证思维在《乐记》中的影响。

1.阴阳相和思想

《周易》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是建立在阴阳二元

基础上进行展开的,《庄子·天下》云“《易》以道阴

阳”说明了阴阳在《周易》中的作用,《系辞上》“一阴

一阳之谓道”,更说明阴阳的地位。且《周易》给阴阳

赋予不同的对立统一的类比因素,《系辞下》曰:“乾,
阳物也。坤,阴物也。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,以体天

地之撰,以通神明之德。”《说卦》又云:“乾,天也,故
称父;坤,地也,故称母。”“乾,健也;坤,顺也。”这些

类比中,把阳类比为乾、刚、天、父,把阴类比为坤、
柔、地、母。

《乐记》继承《周易》的阴阳思想,在论述礼乐时

常与阴阳相类比。在这里,礼、乐就是《周易》阴阳思

想的另一种类比,是阴阳思想一系列类比中的一项。
《乐记》:“乐者敦和,率神而从天。礼者别宜,居鬼而

从地。”“故圣人作乐以应天,制礼以配地。”把乐与天

类比,礼与地类比,而天、地在《周易》中和阳、阴相类

比。所以,《乐记》乐“从天”、礼“从地”语明显是受

《周易》阴阳相类思想的影响而形成。且认为“是故

大人举礼乐,则天地将为昭焉。天地合,阴阳相

得”,把礼乐、天地、阴阳相类比,孔颖达释曰“言体谓

之天地,言气谓之阴阳”,说明三者的同一性,从“体”
来说是天地,从“气”来说是阴阳,都重在阐释礼乐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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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地的协和,阐释《周易》天人合一的思想。所以《乐
记》认为“礼乐偩天地之情”。

礼乐不仅与阴阳相类比,也强调礼乐与阴阳相

交融、感应的关系。乐的主要特性是和,乐之和赖天

地阴阳相和,是阴阳相和在人事中的反映。《乐记》
云:“地气上齐,天气下降,阴阳相摩,天地相荡,鼓之

以雷霆,奋之以风雨,动之以四时,暖之以日月,而百

化兴焉。如此,则乐者,天地之和也。”重在强调乐作

为人事的一种活动,主要功用是反映“天地之和”。
所以孔颖达认为“阴阳和”,“应于礼乐”[12]1097。《系
辞上》云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”,孔颖达释曰:“言圣

人所为所作,模范周围天地之化养,言法则天地以施

其化,而不有过失违天地者也。”圣人所为的依据是

天地之化,以天地为则而不违。这反映在《乐记》中,
则把礼乐法则比附于天地,“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

地”,孔颖达释曰:“礼法天地高下,是礼至委于天地。
乐法地气上升,天气下降,是乐至委于天地。”是礼乐

以天地阴阳之气为准则。反之,礼乐在人事的通达

亦有益于天地阴阳的顺通。《乐记》云:“是故大人举

礼乐,则天地将为昭焉。天地合,阴阳相得。”“合
生气之和,道五常之行,使之阳而不散,阴而不密。”

礼乐能与天地阴阳相类比,上下通达,在于其

“和”的特性。而“和”又是《周易》“阴阳相摩”的主要

表现,《系辞上》云:“地气上齐,天气下降,阴阳相摩,
天地相荡。”所以《乐记》尤强调乐“和”的特性,认为

乐主要特性和功能都在于“和”,正因如此,才受到历

代统治者的重视,成为“先王立乐之方”。

2.损益思想

损益也是《周易》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的重要范

畴,六十四卦中专有《损卦》、《益卦》。损即减损,易
即盈益。《损·彖》云“损益盈虚,与时偕行”,损益这

对立的范畴可互相转化,《序卦》曰:“损而不已必益,
故受之以《益》。”周振甫认为此即“损失不停,注意改

进,转为得益。”[14]296

这种思想反映在《乐记》上,认为礼的特点在减,
即损;而乐的特点在盈。所以对二者有不同要求,于
礼,要 勉 励 前 进,即 “进”;于 乐,要 抑 退,即

“反”[12]1142。这种因礼有减损特性而对其盈益,因乐

有盈益特性而对其抑损的思想,正是《周易》对立统

一、互相转化辩证思维的继承。

3.变易思想

《乐记》继承《周易》“变易”的思想。变易思想含

义有二,一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必然要求,《系辞下》:

“唯变所适。”“易,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孔颖达

释云:“言易道若穷,则须随时改变。所以须变者,变
则开通得久长。”二是天地与人事沟通的桥梁,人凭

卦象之变预知天人之事。“圣人设卦观象,系辞焉而

明吉凶,刚柔相推而生变化。是故,吉凶者,失得之

象也。悔吝者,忧虞之象也。变化者,进退之象也。”
“生生之谓易,成象之谓乾,效法之谓坤,极数知来之

谓占,通变之谓事,阴阳不测之谓神。”[11]261-300

这种思想被《乐记》继承,从音乐本体来说,音乐

形态有声、音、乐三阶段变化。“感于物而动,故形于

声。声相应,故生变。变成方,谓之音。比音而乐

之,及干戚羽旎,谓之乐。”三阶段有等级、层次之别,
“凡音者,生于人心者也。乐者,通伦理者也。是故

知声而不知音者,禽兽是也。知音而不知乐者,众庶

是也。唯君子为能知乐。”声最低,音次之,乐最高,
分别由禽兽、众庶、君子拥有。三阶段的变易、演进

有次第步骤,须由声知音,由音知乐。反之,若不知

声便不可知音,不知音便不可知乐。“是故审声以知

音,审音以知乐。”“不知声者,不可与言音。不知音

者,不可与言乐。”
从纵向的时间角度说,《乐记》肯定音乐发展有

其自身历史性,不同时代、不同君王要有不同乐舞来

表现,强调时间变易性。《乐记》云:“五帝殊时,不相

沿乐;三王异世,不相袭礼。”典型的如“六代乐舞”:
黄帝时的《云门大卷》;尧时的《咸池》;舜时的《大
韶》;禹时的《大夏》;商汤时的《大濩》;西周时的《大
武》。《乐记》把这种乐舞随时代而变易的现象称为

“名与功偕”,“名”即乐名,古时有圣王作乐“以乐昭

其功”传统。每逢某个圣王作重大功绩,都要作乐以

纪念、歌颂,昭示天下,传至后人。对此孔颖达认为:
“言圣王制乐之名,与所建之功而俱作也。若尧之

《大章》,舜之《大韶》。尧章明之功,舜绍尧之德,及
禹、汤等乐名,皆与功俱立也。”[12]1087

  三、简易思想

简易思想是《周易》思想的重要范畴,孔颖达在

《周易正义·论易之三名》中引郑玄《易赞》和《易论》
语:“《易》一名而含三义:易简,一也;变易,二也;不
易,三也。”[11]4说明简易思想在《周易》哲学体系中

的重要地位。明高攀龙亦认为:“其知易知,其能简

能,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”
《周易》哲学体系把天地万物纳入天地、乾坤、阴

阳,而此三者皆从于自然,万物皆由此而来。把世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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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杂的万物最终化为简单的阴阳二气,组成其简易

哲学理念。《系辞下》云:“夫乾,确然示人易矣。夫

坤,隤然示人简矣。”又把这宇宙自然哲学用于社会

人事,推天道以明人事。社会人事要效法天地简易

之道,便能“易知”、“易从”,从而“有亲”、“有功”,终
“可久”、“可大”。可以说,《周易》简易哲学是沟通宇

宙自然与社会人事一个重要基点,在天地自然之性

基础上构建王道教化功能。《乐记》继承这一思想,
把形而上之宇宙哲学,转化为形而下之礼乐思想,最
终提出“大乐必易,大礼必简”的礼乐简易思想。

《乐记》对《周易》这一思想的继承,与礼乐根本

目的相一致。礼乐思想的提出是服务于王道教化,
如孔子论治国时提出“放郑声”,行雅乐,二者区别便

在于娱乐与教化的不同功能。统治者推行音乐的目

的不是娱人心耳,而是为王道教化。《乐记》云:“先
王之制礼乐也,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,将以教民平

好恶,而反人道之正也。”便必然反对“烦手淫声”,提
倡“平正易简”之乐。这思想在《淮南子·泰祖训》中
被总结为:“宽裕简易者,乐之化也。”明确提出礼乐

要“宽裕简易”是为了它的王道教化功能。正是这教

化目的指导,《乐记》对《周易》简易思想进行了阐释。
首先,礼乐须具简、易之性,把这种礼乐应用于

政治教化,便可使人民无怨、无争。其目的是为了治

理天下,“揖让而治天下”,使天下大治。“大乐必易,
大礼必简。乐至则无怨,礼至则不争。揖让而治天

下者,礼乐之谓也。”[12]1086

其次,礼乐简易的要求推演出对其节制的要求,
防止音乐过度而趋于乱,不符简易要求,如“奸声以

滥,溺而不止”之乐“过制则乱,过作则暴。”对礼乐提

出节制的依据仍是《周易》天地、乾坤、阴阳范畴,“大
乐与天地同和,大礼与天地同节”郑玄注云:“言顺天

地之气与其数。”乐应天地和气,礼应天地节数,礼乐

制度把乐节制在符合天地、阴阳的简易范围内。反

之,过度、无节制的乐被称为“淫乐”,它们没有顺应

天地之气,“凡奸声感人,而逆气应之。逆气成象,而
淫乐兴焉”。在这标准下,提出节制礼乐的准则———
“乐而不流”,孔颖达释曰:“作之有节,使人爱乐,不
至流逸放荡也。”禁止“流逸放荡”,显然是《周易》“简
易”思想的遗韵。

最后,受“简易”思想节制的礼乐被施于王道教

化,达到合君臣父子、附亲万民的目的。《乐记》云:
“故乐者,审一以定和,比物以饰节,节奏合以成文。
所以合和父子君臣,附亲万民也,是先王立乐之方

也”[12]1145礼乐又被用来节制社会人事,人若无礼乐

节制易致“大乱之道”。人之本性为虚静,人格形成

须赖外物感动。而物有好恶之别,感不同对象,成不

同性格,“物善则人善,物恶则人恶”。因此为防止悖

逆诈伪之心、淫泆作乱、强者胁弱、众者暴寡、知者诈

愚、勇者苦怯、疾病不养、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等不符

治道之事,要对人之好恶予以节制。礼乐便成为这

一节制人的手段、依据。受《周易》简易思想影响的

《乐记》最终提出一套社会人事之构想,要求人保持

其天然“人生而静”本性,保持天之所生本性。这一

追求正是《周易》“简易”思想在《乐记》社会人事上的

反映。

  四、崇德思想

《周易》强调“德”的重要性,有天德、龙德、君德,
有旧德、圣德,有薄德、厚德、盛德,有君子之德、贤人

之德、天地之德、神明之德,能新其德、蓄其德、恒其

德,乾坤、六爻、蓍、卦各有德。其中尤强调崇德。
崇德即“增崇其德”[11]273,是提高品德。崇德前

提要“利用安身”,利己之用,安静己身。除二者,无
他因素,《系辞下》云:“利用安身,以崇德也。过此以

往,未之或知也。”崇德途径是遵循“易”,要“穷理入

神”,《系辞上》云:“夫易,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。”
王弼注:“穷理入神,其德崇也。”崇德最终目标为“盛
德”,要穷极微妙之神,晓知变化之道,即《系辞下》所
云“穷神知化,德之盛也”。而达到“盛德”的途径是

在变通前提下日日增新,《系辞上》谓“日新之谓

盛德”。
《周易》崇德思想强调乐的重要性,认为乐可发

扬盛德,并用于祭祀上帝、祖先。此思想根植于上古

“乐能通神”理念,《周易》明确提出乐在崇德、祭祀中

的重要地位,并把乐与德联系起来,终使德在后世儒

家礼乐中占据重要地位。《乐记》把《周易》崇德思想

施于礼乐思想,演变成礼乐可“达神明之德”。
《乐记》之“德”为礼、乐协配,二者具备的状态,

礼、乐兼备方谓“得”,即“德”,“礼乐皆得,谓之有德。
德者得也。”乐须有礼方可谓德,是因礼有约束乐之

作用。“礼者,所以缀淫也”,礼防止乐出现过度的情

况,使其保持“乐而不淫”状态。防止出现“哀而不

庄,乐而不安,慢易以犯节,流湎以忘本,广则容奸,
狭则思欲”之淫乐,如郑卫之音“灭平和之德”,“淫于

色而害于德”,故君子治国,便要排斥之。
所以,《乐记》积极推行乐之德,有德之音方可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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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,即“德音之谓乐”。如《诗经》之《颂》乐,其乐器有

鼗、鼓、椌、楬、埙、篪,《乐记》认为“此六者,德音之音

也。”《颂》乐器之音为德音,故受到历代崇儒者肯定。
推行乐舞目的也是为德,《乐记》云:“夫歌者,直

己而陈德也。”“乐者,所以象德也。”孔颖达释云:“谓
君作乐以训民,使民法象其德也。”君主推行乐是希

望把己之德通过乐传达于民,使上下通达协和,使民

依君主之德行事,从而天下大治。而且还把乐舞赏

赐给有德之诸侯。《乐记》:“故天子之为乐也,以赏

诸侯之有德者也。德盛而教尊,五穀时熟,然后赏之

以乐。”[12]1099

礼乐制度要求乐有“德”之本性,而德是内化于

人心不可见,乐才是外在之物,《乐记》说“乐者,德之

华也”,乐是内在之德闪烁于外之光华。乐可“章
德”,彰显乐舞欣赏者之德。所以君子治天下,以乐

舞便可观其德、知其德。乐还彰显所从属君王之德,
“故观其舞,知其德。”观赏武王之乐《大武》,可知武

王“德尊”,即“乐终而德尊”。
《乐记》在《周易》“崇德”思想影响下,最终提出

礼乐制度的审美准则“德成而上,艺成而下”。在内

在之德和外在技艺中,强调德第一性,对中国艺术美

学有深远影响。

  五、结 语

通过以上论述,我们认为,首先,《乐记》全面因

袭了《周易》的思想,如礼乐法天地的天人感应思想、
对立统一、变易的辩证思想、简易思想,把《周易》关
于自然天地的宇宙学说内化为用于社会人事的礼乐

制度。张岱年先生认为《易传》思想主要有本体论、
辩证法、人生思想与政治思想4个方面。在本体论

上,太极是天地根源;在辩证法思想上,肯定变化的

普遍性、永恒性,肯定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是最根本的

规律,变化的根源在于对立面的互相作用;在人生理

论方面,宣扬刚健有为的人生观,以天人协调为最高

理想,把扩充知识(“精义”)、改进物质生活(“利用安

身”)与提高品德(“崇德”)三方面结合起来;在政治

思想方面,主要强调上下分别和变通思想。
其次,《乐记》把《周易》有关自然宇宙之学重构

为社会人事之学,其礼乐思想正是封建社会宗法、等
级制度的主要基石。把《周易》天人感应思想内化为

礼乐与天地、贵贱的关系,为等级制度的确立提供合

理性;其崇德思想为礼乐制度的维持提供保证。
最后,《乐记》因袭《周易》哲学思想,与《乐记》已

有思想是否抵牾? 以音乐起源问题为例,《乐记》存
在“物动心感”说和“天地、阴阳”说两种不同观点。
第一种认为音乐的产生是外物把人内心之情引发出

来,外化为乐,“乐者,音之所由生也,其本在人心之

感于物也”;第二种,把礼乐的起源归为天地、阴阳思

想,乐起源于天。《乐记》中,《周易》与《荀子》这两种

观点处于游离状态,没有充分糅合,没能建构为有机

的理论整体。出现这种情况,与《乐记》成书背景有

关。它是“共采《周官》及诸子言乐事者”形成,在融

汇各家思想时不免有所疏漏。另外,因为《乐记》的
形成非一时一人之功,自战国至秦汉,后儒不断对其

增补、加工。所以,《乐记》在因袭《周易》时,不可避

免与其本身思想出现抵牾。
总之,《乐记》在因袭《周易》思想中,或采其思

想,或用其重要哲学概念、命题加以延伸。且《乐记》
把《周易》的主体思想都用于自身的理论建构,以作

为主要的理论支持。这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产

生了重要影响,塑造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基本面

貌。如音乐本源论,是在《周易》天人合一思想影响

下塑造出乐本天地的美学思想;礼与乐“紧密地联结

在一起”[15],在音乐创作、内容、表演、功能等美学问

题上,无不与礼结合而成为“密不可分的整体,是《易
传》本体与现象合一不二的哲学思想在《乐记》中的

反映,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”[8]。又如在音乐创作

的本质问题上,是“变易”思想影响下的音乐美学思

想,故《乐记》云“事与时并,名与功偕”,“五帝殊时,
不相沿乐。三王异世,不相袭礼”。“‘易’思维模型

构造了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”[16],在天地、阴阳思想

影响下,《乐记》强调乐与礼、器与道、内容与形式相

结合,塑造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他律论的美学思想,
对后世音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如天人合一、阴阳

思想在乐器上的影响,以古琴为例,其取材、乐律、构
造、指法、内容、思想,无不体现这一影响。其选材为

面桐底梓的阴阳材,其声“具天地之元音”[17]300,内
容多以山水花木等来寓意。

了解了这些音乐思想,能使我们对当下的音乐

现象作出正确判断。如中西音乐对比这一问题,目
前占主流话语的仍是“西方中心观”,认为西方的复

调、和声音乐才是音乐的最高成就,中国的单声旋律

音乐仍处于西方中世纪阶段。进而贬低中国音乐文

化,认为中国音乐仅相当于西方音乐史中的初级水

平,远远低于西方音乐。其实,中国音乐乃是根植于

中国文化及审美意向的结果,尤其受《周易》“简易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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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的影响,形成“大乐必易”的音乐审美标准,而不

去追求演奏技巧、音乐形态复杂的“繁手淫声”之乐。
因此,中西音乐只有趣味之别,无优劣之分。又如,
在《周易》“崇德”思想影响下,中国音乐历来主张德

与艺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,尤其强调内容的重要

性。这一音乐思想对我们当今的音乐创作及音乐评

论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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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robeintotheLnherItanceofYueJifromZhouYi
——— TheInheritanceofYueJi’sIdeasandMethordsfromZhouYi

HUANG Xiao-ping
(CollegeofFineArts,Hube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,Xianning,Hubei,437100)

Abstract YueJihasbeendeeplyinfluencedbyZhouYi.Thispaperintendstoanalyzeandcomment
onthisissuebymeansofliteraturedescription.ItholdsthatYueJiinheritsideasfromZhouYi,inclu-
dingtheharmonyamongmusicalprinciples,thelawofnatureandcosmos,thedialecticalunityoftheop-
posites,andworshippingsimplicityandvirtues.Also,YueJiadoptsdictionandparagraphsfromZhou
Yi.YueJireconstructslawofnatureandcosmosintoprinciplesofsocietyandhumanrelations.There-
fore,YueJihasheldaveryimportantpositioninthehistoryofmusicalaestheticsinChina.

Keywords YueJi;ZhouYi;musicalprinciples;yinandyang;unityofopposit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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